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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这次苏轼
被贬到了岭南之地惠州。

惠州别名鹅城，是广东省辖地级市，东
江中下游的中心城市，这是现在。而在宋
朝苏东坡那个时代，惠州还是一片蛮荒之
地，如果是一个好地方，苏东坡也不会被贬
到那里。

被贬是古代处理官员的一种罪方式，
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有些文人因为
言辞过激、攻击当权者或者犯下罪行而被
贬谪，也有些文人因为政治斗争、官场尔虞
我诈而遭殃。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文人被
贬都是件让人唏嘘不已的事情。被贬之地
自然是那些落后的地方，是让人吃苦受罪
的地狱（不是地狱，也是环境极差之地），而
不是享清福的天堂，但苏东坡硬是把被贬
的苦难日子活出了天堂般的诗意。

苏轼被贬到惠州，一路走来是蛮辛苦
的，是受了老罪的。那天正走在苍州与梧
州之间的一条官道上，说是官道，却是泥泞
不堪很不好走，不像现在的国道省道，就连
乡村道也是可以跑小汽车的。苏轼走得是
一身汗水一身泥水，疲惫不堪，就在道边的
一个汤饼摊坐下歇息。

说来也是巧了，苏轼刚坐下歇息，官道
上就走来几个人。在这荒无人迹鸟不拉屎
的地方，这就是巧事，然而更巧的是这是特
别惊喜的巧上加巧的巧事。为何？待那几
个人走近，苏轼一看来人中有自己日思夜

想的弟弟苏辙。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

古难全，却有意外时。意外相逢，兄弟二
人是泪眼婆娑，苏轼牵着苏辙的手，苏辙
牵着苏轼的手，重新在一张桌子边坐下，
互诉挂念之情。

苏轼苏辙二人也不是坐在桌子边只是
闲话，人是铁饭是钢，自然是要补充能量吃
点东西的。吃什么？在汤饼摊肯定是吃汤
饼。汤饼是很常见的一种食物，南北方皆
有，只是吃法不同罢了。读者要问，汤饼到
底是何种食物？汤饼就是面条。于是他们
二人就各要了一碗汤饼，边吃边闲话。

一碗汤饼也没有多少，苏轼很快就吃
完了。我猜想苏轼吃汤饼虽不是狼吞虎
咽，大概也是三下五除二就吃完的，文人
吃饭还是要注意一下吃相的嘛，毕竟狼吞
虎咽有损文人形象。苏轼吃完后，抬头一
看苏辙那碗没有吃过，就说：“弟弟，你为
什么不吃呢？是要慢慢地品尝吗？”苏辙
说：“哥哥，我吃不下，这没有眉州的汤饼
好吃。”

苏辙说的没错，惠州的汤饼的确没有
眉州的好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的饮
食习惯是有记忆的，就是眉州的汤饼也只
有苏母做的味道更好。这个道理苏轼怎么
会不知道呢！

后来，苏轼苏辙共吃汤饼一事让秦观
知道了，秦观就评价说：东坡先生吃面，就
好比喝酒，只管喝，不管味道如何。

莫听穿林打叶声。吃面事小，性情使然，
苏轼的幽默、乐观、开朗、豁达、洒脱尽显。

苏轼一生乐观旷达，虽历经无数坎坷、
困顿，始终以笑貌面对人生！其胸襟之豁
达——顺其自然，可谓千载第一人。

苏轼的乐观
成都 □田向文

癸卯兔年，初夏一天晌午，我待在鲁迅
祖居厨房里不想走，倒不是想蹭饭吃，而
是感到厨房旁边的天井很凉快。那天天
热，日头明晃晃的。天井中间，有一株桂
花树，约莫十几米高，大约二百多岁。我
被这株桂花树的独特秉性和人文底蕴所吸
引，就围着它绕圈圈，摸着它沾灵气，我感
到浑身清凉。

这方天井，无凉棚，无风口，无空调，却
凉爽宜人，何故？于是乎，我倒回去重新观
望，发现鲁迅祖居的其他花木都是盆栽植
物，唯独这棵桂花树扎根于泥土里自然生
长。看来天井地下有水源，风水好，难怪鲁
迅祖上在这里栽种桂花树。

我想之所以选种桂花树，或许有“月中
折桂”之寓意，如果猜中，那真是成也“折
桂”，败也“折桂”。故人已去，厨房里的酸甜
苦辣，天井中的喜怒哀乐，恐怕只有这株桂
花树才知个中滋味。

桂花没开之前，我不晓得它是金桂、银
桂、丹桂、月桂、缅桂或柳叶桂，从叶子形状、
颜色和叶脉来看，估计是月桂，也叫四季桂，
但愿我没猜错。这株月桂，仿佛从月亮上掉

下来似的，它见证了“吴刚伐桂”的劳苦和周
家老台门的兴衰，也分享了“三眼大灶”的烟
火气以及迅哥儿祖母的摇篮曲。是的，就在
这株月桂树下，一个静谧的夏夜，迅哥儿躺
在小板桌上乘凉，坐在桌旁的祖母一边摇着
芭蕉扇，一边讲有趣的故事。

吴侬软语的祖母，娓娓道来的，是古越
绍兴的真实故事？还是江南水乡的神话传
说？不得而知的我充满好奇。记得大先生
在《狗·猫·鼠》这篇散文中没有写明，有所留
白。后来，我在《论雷锋塔的倒掉》一文中找
到了答案。有趣的祖母，讲述的是白蛇娘
娘、青蛇丫鬟、许仙郎中、法海和尚跟“水漫
金山”的神秘故事。

呃，越想兴味越浓，越不想离开，我就
蹲在天井边小憩，如同一只井底之蛙望着
老月桂发呆。日光从桂冠上散漏下来，在
青石板上撒了一片破碎的光斑，白花花的
好看。有的漏光还辉映在粗粗壮壮的树干
上，与灰褐色的树皮斑点相映成趣。拧糙
的树干，带着沧桑的裂纹和疤痕在两米多
的高处开始分杈，杈丫间附着色泽翠绿的
青苔。呀，袁枚，“苔花如小米，也学牡丹

开。”此间青苔，会学牡丹开吗？我咧嘴一
笑。再看五六根枝桠，伞骨般撑开，把桂冠
举向日头高照的空中。

蹲在天井边，我才弄清楚鲁迅祖居的
水缸有多高，灶间有多大，饭厅有多阔气；
我才晓得闰土本名叫章运水，迅哥儿叫他

“阿水”，这儿是他俩相识和玩耍的乐园；我
才咂摸出“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的
茴香味，还有那绍兴黄酒、绍兴酱鸭以及

“高邮咸蛋”的味道。哟喂，吧唧嘴，咽口
水⋯⋯在我的记忆中，第一个印象深刻的
文学形象，无疑是《故乡》中的少年闰土；在
我最想品尝的豆子中，肯定是孔乙己五指
罩住的茴香豆，只可惜呀“多乎哉？不多
也。”但那颗香喷喷的茴香豆，却在我儿时
的心灵里生了根，发了芽，还吱吱咕咕地开
了花，它是我爱上文学的第一颗相思豆。
如若有一天，有人问我文学上的精神导师
是谁？不管这位精神导师认不认我，我都
会说：“大先生！”

蹲在天井边，仰望老月桂，我领悟到只
有扎根于泥土里，文学创作才可能接地气，
聚人气，知天气，才可能获得旺盛的生命

力！难怪汪曾祺直呼——“回到现实主义，
回到民族传统。”我捡起两片落叶，用餐巾
纸包住，放入衣兜里，准备带回千里之外的
家中。这两片落叶，是我开悟的念想，也是
我“回归现实，回归传统”的书签。

见峨眉山境，层层叠叠，山清水秀，
蜀地孕育的柔美直击人心，看过方知古
人说女子眉如远山含黛是怎样的东方
美。山脉如蛾眉横翠，百韵自生，流连
其间，不知今夕何夕，随其起伏，恍如
换了几场人生。王权富贵，清贫乐道，红
尘喧闹，极乐极盛，极幽极远都在山里的
百转千回。

高山怀柔在祖国名山大川中并不多
见，泰山天下雄，华山天下险，世间出
名的山往往是极致的山。极雄极险是大
自然造化笔下挥墨重最激情洋溢的泼洒

勾回，而峨眉山势如娟秀之笔，琢磨在笔
尖尖儿，止语在情将说尽之处，亦如女
儿秀心。

跨入山门，便顿感清凉，大山隔了暑
热，草木清气扑来。肺腑之瘀热在呼吸吐
纳间散去，落步山脚，心热便被抚平。

如今亲眼相见峨眉山，才明白了难怪
都叙峨眉天下秀，拜望此山所见所感确
与往日他山不同。女人登游峨眉，见山见
水，居然生出知己相逢，托心对话之感。
神思静凉之后，翩翩往事在脑海中慢慢浮
现，一些细微心境被反刍，新知新觉被渐
渐唤醒。

入山当如觅心，山镇住心海，海平成镜
映出真我。

山野之中，颇为亲切。山里长大，坡坎
沟壑便是故乡的模样。小时候在山上时，脑
海幻想出山外的世界——山外的城，山外
的海，山外的人，以为那是个一马平川的
世界，不需要爬坡下坎的世界。

如今再回山中，才发现原来山里山外
都一样。

山似世间事，第一层乍看都别无二
致，慢慢走进走深，便各有风景况味，山径
四散而去，各有曲折陡峭，引领至不同的
风光。童年在山中对山外之路，无限向往，
青砖绿瓦到高楼大厦，石径泥路到沥青大
道。在山里，路很多，可是路路难走，觉得
城里的路条条笔直平坦，到了城里才发
现，城里的墙很多，原来也是路路不通。

一山叠着一山，一路更比一路难走，
山外之地看似一马平川，人造的高墙却不
少，撞墙碰壁声声响。

随山而上，峨眉山上的猴子跑了出
来。峨眉山上的猴很有意思，它们从山中
来，与人打交道。有贪吃的肥猴，也有顽
淘的泼猴，它们对人的模仿活灵活现。人
若投水掷饼，猴子们争抢过后其熟练打开
包装食用的样子令人捧腹，像人又非人，
可笑过之后也不免思人，像在哪里，非在
哪里。

猴子吃喝，露出几分人相，人也难免
都带有几分猴性，或贪或痴，碌碌相争不知
往何处去，见繁华便不舍，看富贵便贪恋，几

走几走，丢魂落魄，心壑难填。
若把人生看作一场登山，山脚处，满

怀雄心是登顶，可是行路难，多歧路。走
到安逸舒服处，也就停了步伐，红尘的泡影
占据内心，忘记了自己出发时的初心，峰顶
光景便不再追问。可这也不奇怪，山路崎
岖险峻，柴米油盐燃烧不断，奔于生计已是
全力，若能偏得一隅安生，也实属不易，如何
再来登顶之勇？

年轻之时女儿剑心长，怀天地之大，
为心中之想面对铜墙铁壁也不回头，时至
中年，身为母亲，觉得天地很小，小到只
有一家人，剑心化成柔心，流淌出了自己的
方向，理解了这峨眉山在诸多雄山大川以
柔取胜，以秀气立山脊，山与人是如此相
通，秀心柔情同样可至高峰万丈。回望从
女儿到母亲这一路，下山上山，曲折百回
中，会褪色的自然褪色，该留下的自然留
下，何事珍贵，何为真心，滚滚岁月长河
浪里淘沙，滔滔长流中见永恒不衰。

亦 悟 亦 行 ， 终 见 白 日 生 辉 ， 云 海
翻腾。

登临金顶，雾消散，佛光万丈，内心体
会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平静。

见此峰顶壮观，登顶之问也有了答
案。依山之峰，登顶之望，曾经的坡坡坎
坎，皆在脚下，山顶上放眼看去，曾经的
跌宕起伏，皆是一马平川之地，高墙铁栏
变成指引的线条，登顶看去万事平。未至
峰顶，游弋于山腹之中，密林遮盖，曲折
往复，困得其中，坎永远是坎，墙永远是墙，
不知山外山也不见天外天。

山越万年心如恒，人间金顶允慈悲。
山野灼灼，力攀而上，入清冷况境，

见一片白茫茫，太阳出来了，这就是秀心峨
眉的山巅之美。万物的边线相互绵延，生
命的野气汇聚在此。山不言，下自成蹊，
一路上山，见猴，遂遇山，最后见佛，山镇
住心，终是映出了真我。

峨眉秀心，秀心峨眉，在蜿蜒幽径，
在密林如织，在白雾迷离，在细水静流，
在万物生灵，在和光同尘，在百转千回，
在天高路远，在滚滚红尘，在慈悲悯怀，
在峨眉金顶。

我不大阅读小说。不是自己不喜欢小
说，而是不愿意去长时间把精力花在一部虚
构的故事当中，追求那些无病呻吟、绕来绕
去、明明可以一句话说清楚的，却哆哆嗦嗦
写一段甚至一篇的文字来绕人。今日面见
罗伟章老师，聆听他一席话，再翻看他的作
品几页，突然感慨这个人了不得，进而佩服
得不行！

罗伟章的名字，经常见于铅字。只知道
他是一个写小说的作家，是《四川文学》的主
编，是省协会的领导。今天闻君一席话如雷
贯耳，脑洞大开。罗伟章不是一般的作家，
他是我上班时天天都要经见的巴金文学院，
是那种专职一辈子写作的作家。这可不得
了，是我从小就认可和慕拜的专业作家，真
正向往的人。

他说：写作要诚实，语言要精炼，对世遭
的万物要有爱心。“看见一棵被藤蔓缠绕的
树，就恨不得立马提把刀去，将它砍除”，要
做到写作真正的自由，是一个生命在面对另
一个生命，要说的话，说你最想要说的话，往
深里说的话，文学是一场修行，是一场真真
诚诚，轰轰烈烈的爱。

只要是自己爱的，就要去孜孜不倦，百
般珍悯，为之付出，敢于取舍，不要计较得
失。他的词典里，从没有后悔，只有热情，只
有执着，只有爱且不懈的坚持⋯⋯

于是，罗伟章才有了敢于走出条条框
框，毅然投身自己热爱的事业。那个年代，
连 1 元钱买 5 个馒头的事情，也要精心计划
的致暗岁月，都荡漾着爱的涟漪。有个一辈
子都明晰坚持的方向，他是快乐的；有个默
默明暗相依不离不弃的妻子，他是幸福的。

现在的罗伟章，著有小说《谁在敲门》
《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世事如
常》《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罗伟章中
短篇小说》（五卷）等；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
开》《路边书》；长篇非虚构《凉山叙事》《下庄
村的道路》⋯⋯作品多次进入全国小说排行
榜，入选新时期中国文学大系、全球华语小
说大系、《当代》长篇小说五佳、《长篇小说选
刊》金榜领衔作品、亚洲好书榜、《亚洲周刊》
全球华语十大好书等。他努力与坚持都是
大大有效的。

如今，罗伟章虽然是取得了对一般作家
来说是天花板似的成就，但是他仍然还在勤
奋不息，脚踏实地，步步为营，稳稳当当地前
行。因为他还要坚持他的热爱，他要把他爱
的人和爱他的人，一直带到文学的天堂。

罗伟章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两个父亲，
一个是身体上的父亲，另一个是精神上的父
亲。”我突然间情绪沸点，茅塞顿开。2017年
10 月，我的“身体上的父亲”不辞长逝，我的
生命之树，曾一度枯黄，生活现实备受打击，
灵魂漂泊不定，内心深处孤独无依⋯⋯直到
今天，我终于才寂梦初醒。其实，我的父亲
没死，一直都在啊！

感谢伟章老师，使我和自己的精神父亲
相逢而团圆，永不分离！

对于严重晕车的人来说，一个月内连
续两次坐车到离城 50 公里左右的山林，还
真有些不容易，而且去的还是同一个地方：
黍子地。

黍子地属于书面语，荥经人更喜欢叫
它“水子地”。其实怎样叫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在这偏僻的山里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说实话红军长征时途经黍子地的故事如今
早已家喻户晓，甚至还在电影《长征》里出
现过。但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不亲自到
这里看看，我认为是说不过去的。

2023 年第一次到黍子地，是在清明节
期间。

木梳岩、硝岩一晃而过。上几道坡，再
下一道坎。车顺利进入建政村那片较为开
阔的峡谷之中。黍子地在茶和岗半山。胡
长保烈士牺牲后就掩埋于此处。

山下，停车。这才发现，黍子地的山坡
上已修建起了胡长保烈士纪念广场。规模
不大，但再无过去的荒凉。

我和丈夫、王老师 3 人，各捧着一束黄
色的菊花沿着山路拾阶而上。

“胡长保牺牲时就葬在这两座古墓之
间的那块地里。”顺着王老师手指的方向，
在这两座古墓间，果真看到一块儿空地。

“怎么知道这块地里埋着胡长保呢？”我有
些疑惑。“当初红军将胡长保烈士埋在古墓
之间就是为了以后便于寻找。毛主席说过
等新中国成立之后一定要将胡长保带回。”
丈夫为我解了惑。现在那块空地前方已筑
建了花岗石石碑，上面记载着胡长保烈士
的简介。尽管胡长保烈士的尸骨在解放后
被政府带回，安葬于小坪山烈士陵园，但他
牺牲时最初就埋在这块土地里，以致我固
执地认为胡长保烈士的英魂就在此处。

献上鲜花，3 个人站在碑文前，默默哀
悼。山风将树叶上的雨珠吹得四处散落，有
些个直接落进我的脖子里，却毫不在意。此
刻，我只想与英魂对话，给他讲述如今的太
平盛世。我想这是他最喜欢听的事。

古墓上方是胡长保烈士广场，广场面
积不大，但方方正正，正前方是一尊胡长保
烈士的花岗石雕像，雕像左右则是关于红
军途经黍子地以及翻越泡桐岗和胡长保烈
士的文字简介以及图片。图片非常生动地
再现了那段历史，特别是胡长保飞身扑向
毛主席，自己却被敌机扔下的炸弹炸伤的
几张图片，看得人鼻子发酸。

“若不是胡长保，中国的历史可能会重
新书写了。”丈夫一边看一边感叹。“嗯，胡长
保用他的生命保住了毛主席，才有我们的新
中国。”王老师的声音有些凝重，而我站在胡
长保临终时的图片前泪流满面。这里无需
矫情，只要你身临其境，一定会感同身受。
由于王老师还有事，我们没作太多停留就匆
匆踏上归程。当然，此行晕车是肯定的。

4 月中旬，荣经县美术书法协会的采
风活动又在黍子地。丈夫担心地说：“你要
晕车，这次你就在家里休息吧。”我想了想，
还是决定再次上黍子地。

清明后，黍子地没有了之前的阴冷，但
仍然感觉潮湿。一行人参观了建政村毛主
席和周恩来居住过的旧址。最后大家在胡
长保烈士纪念广场聆听牛背山镇彭镇长和
建政村刘书记讲述红军从建政翻越泡桐岗
的故事以及胡长保牺牲的过程。其实关于
胡长保烈士的事迹，大家都知道，但在胡长
保牺牲的地方聆听，感受却是如此深刻。

“悠悠群山系英魂，凄凄水子埋忠骨。”那天
大凡到场的人员，无一不动容！

“刘书记，建政村完全可以打造成红军
文化村。”我忍不住说。刘书记微微一笑告
诉大家，政府已拨款对建政村进行打造，未
来的这里将是多元化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

回程，看着晕车的我，丈夫笑我明知道
要晕车还偏来。我却说；“身体欠佳，但灵
魂在天堂。”是的，每一次来，我的灵魂都会
被洗涤。

想起胡长保烈士，黍子地在我心里又
浮起一层水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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